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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　要 ] 华侨农场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 , 因特殊历史事件 , 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特殊
社区。本研究以松坪华侨农场为个案 , 剖析这一特殊社区的历史发展轨迹 , 探讨归侨群体的社会记忆
与认同建构 , 并关注集体安置移民的经验及其给与后人的启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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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: Overseas Chinese Farm i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that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1950s
and the 1970s , which was used to settle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. Taking Songping Overseas
Chinese Farm as a case ,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ind the lesson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collective2




社会学已展示出学科上的合流 , 两者均在民族志方法上找到了共同点 , 即深入被研究群体当中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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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点点滴滴看似平常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, 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 , 把他们的心路历程及
社群的内外变迁记录下来 , 从平凡人的平凡经历中 , 重构宏大叙事时常忽略了的社会生活的方方
面面 , 进而探讨其所蕴含的经验与启迪。
松坪自 1960 年建场 , 先后接纳了来自东南亚八个国家的归侨。2001 年春 , 我们开始进入松
坪华侨农场 , 受到农场领导和老归侨们的热情接待 , 顺利地迈出了我们拟议中的本土人类学社区
调查的第一步。在研究方法上 , 我们以社会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为主 , 同时辅之以相关
的文献研读。两年多来 , 我们课题组的成员利用周末课余 , 一次次奔赴松坪 , 或早去晚归 , 或在
农场小住三五日。从 2002 年 2 月起 , 我们组的孙晟同学直接搬入农场一个空置的农屋 , 如同社
区之普通一员 , 在那里生活了近半年。在晨曦笼罩的松坪集市上 , 在硕果累累的龙眼树下 , 更多
地是在归侨们那或新或旧、或大或小的住屋内 , 我们和归侨们拉家常 , 交朋友 , 倾听着他们发自
内心的述说 , 记录下他们的风雨历程。
回首往昔 , 当年归侨们走上回国之途的具体原由虽然各有差异 , 但是 , 对于祖籍国的美好期
待却是共同的。他们抛弃了经由自己的父辈、祖辈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在东南亚当地建立起来




我们用心描述的 , 是这个特殊的社群如何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, 在一块原本相对荒芜的土地
上 , 建立起一个华侨农场的历史轨迹。我们尝试剖析的 , 是在这一特殊社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
中 , 国家力量、周边社群与归侨内在的社会结构如何在矛盾、冲突与调适中 , 步步前行。我们力
图探讨的 , 是这个特殊社群跨越国界回归故乡的集体历史记忆 , 如何作用于其认同意识的建构。
我们深切关注的 , 是国家以“农场”方式集体安置回归移民的成败得失 , 是历经 40 多年的移民
集体安置工作给我们提供的经验、教训与启迪。
田野调查的日日夜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, 无尽思索。我们注意到 : 归侨们当年在国外
时 , 基本属于那个依旧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群体 , 因此 , 当祖籍国发出回归召唤时 , 当遇到某些
不利于在当地生存的突发事件时 , 他们原本潜藏在心底的“中国人意识”就会自然而然地化为选
择回归祖籍国的实际行动。他们是带着重新做回“完完全全的中国人”的美好期待回国的。可
是 , 当他们落户到了祖籍国的土地上时 , 特别是当他们被集中安置到“华侨农场”去重新建立自
己的家园时 , 他们却猛然醒悟到 : 自己毕竟是与周围那些从未离开过本乡本土的本地人存在种种
不同的一群人 , 而且 , 更重要的是 , 正是这种差异使自己得以获得或寻求某些祖籍国政府政策上
的倾斜性优惠。不期然中 ,“归侨”意识油然而生 , 而且 , 随着时间的推移 , 这种差异性认同并
未在行为主体渐渐习惯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磨合中消失 , 反而因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而被模式
化 , 固定化。“华侨农场”成为这一群体的集中标识。
华侨农场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 , 因特殊历史事件 , 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特殊社区。
勿庸置疑 , 华侨农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, 因此 ,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冲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而到
市场求生存 , 向市场要效益时 , 华侨农场必然遭遇空前强烈的冲击。一方面 , 由国家统一包下来
的“华侨农场政策”, 显然已为时代所不容 ; 但另一方面 , 无视历史 , 缺乏人性关怀 , 为了甩包
袱而将华侨农场完全推向市场 , 取消给予归侨任何特殊关照的作法 , 也是要不得的。华侨农场的
改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。
我们同时也看到 , 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 , 随着第一代归侨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, 华侨农场作
为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 , 终将成为一种历史遗迹。可是 , 与此同时 , 因华侨农场之建制而形成的
归侨侨眷社区 , 则还有其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, 因此 , “华侨农场 —归侨社区”在与时俱进的转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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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, 就呈现为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, 如何创建一种博弈各方共赢的路径 , 从中央政府侨务部门、
华侨农场的地方主管到农场归侨自身 , 都在孜孜求索之中。
回祖籍国定居是海外华侨的正当权利 , 安置好回国定居的华侨是中国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与




着认同的碰撞与再建构 , 而且伴随着再适应、再调整、再崛起的种种困惑与挑战。我们期望 , 通
过追溯松坪归侨从异域迁移回国 40 多年来的安家旅途 , 剖析其心路历程 , 能够为今天的移民安
置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。
最后 , 我们田野调查中的一段经历 , 或许也值得一提。如前所述 , 我们进入农场开端相当顺
利。然而 , 没过多久 , 我们即明显感到一些归侨对我们的态度变冷淡了。问题何在 ? 经过多方了
解 , 我们得知 : 进入农场之初 , 一些普通归侨见我们是“市里介绍来的”, 将我们看成侨务部门
或侨联的代表。他们与我们交谈 , 向我们反映问题 , 带着通过我们将问题“向上反映以求解决”
的期待。然而 , 一段时间过去后 , 只见我们“来来回回”, 却不见问题得到解决 , 他们失望了。
有人私下议论向我们反映问题没有用 , 浪费时间 ; 有人甚至担心我们是否会把他们对某些领导的
意见“传”给那些领导本人而使他们遭到报复。而在农场领导一方 , 对我们“老是”在农场到处
走动 , 四处访谈 , 也不以为然 , 认为“你们需要的资料我们都提供了 , 你们还要调查什么 ?”了
解问题症结后 , 我们坦诚地向归侨们说明 , 我们所进行的是学术调查 , 可能无法直接为他们解决
问题 , 但是 , 我们会忠实记录下农场的历史与现状 , 记录下他们的人生经历 , 让更多人真实地了
解华侨农场 , 了解归侨。本着这一愿望 , 我们以“寻找家园的故事”为总标题 , 陆续在报刊上发
表了九篇访谈笔录。而且 , 我们还主动为农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我们组的孙晟是位“电
脑高手”, 当听说农场得到一批调拨来的二手电脑动无法使用时 , 他立刻义务服务 , 使电脑很快
被派上用场。我们组的刘朝晖是厦门市侨联的青年委员 , 他在侨联会议上主动反映调查中了解到
的特困归侨的情况 , 并为其争取到特别资助。通过这一系列主动行为 , 我们再度得到了农场归侨
们的理解和接纳。由此 , 我们深刻体会到 : 研究者首先是人 , 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社会人 , 以心




据 , 均由农场提供 , 统一由孙晟整理制表 , 文中对此均不另做说明。本文绪论由我执笔 , 以下三
篇文章分别由课题组的三位成员俞云平、刘朝晖和孙晟执笔。无论是在田野调查或是在论文撰写
过程中 , 我们都经常聚集一起 , 交换意见 , 分享收获 , 解疑释难。各位作者完成文章初稿后 , 曾
相互交换讨论并做多次修改 , 最后由我统一定稿。
我们感谢厦门华侨历史学会的黄猷先生、陈毅明老师 , 他们从一开始就热情地参与我们的研
究设计与讨论 , 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。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松坪华侨农场归侨朋友的支持与合作 ,
他们的经历打动了我们 , 他们的热忱激励着我们。
我们交上这份共同的研究心得 , 期待得到同仁们的批评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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